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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想起老家的土墙，四十多年已过，任凭岁月
的侵蚀，它却依旧伫立在那里，影影绰绰，斑驳可见。

墼，这个字可能多数人并不认识，读作“jī”，解
释为“未烧的土坯”。看到这儿，出生在上世纪80年
代之前的农村朋友就有印象了。是的，就是这个
“墼”，是早先时候穷苦人民最主要的建筑材料，用
它盘炕、打墙、盖房子。制作土墼，几乎零成本，工
序简单，就地取土浇水和泥，掺上麦秸以增加其坚
固性，然后用铁锨铲到一个边长50厘米厚度10厘米
的方形木质模子里（唔，这个尺寸并不固定，大小规
格都有），蘸水抹平，然后脱模，一个一个方形土坯
便成形了，这个过程叫“脱墼”，方形土坯便是常说
的“墼”，等将其凉干，就可以打墙盖房了。

穷苦人怎么建得起青砖大瓦房呢，最多就是用
青砖打底做地基，高出地面两三层砖后便是用土墼
了。因其特点，所以早先时候的土墙都特别厚，这
样既牢固，用它盖的房子又可以冬暖夏凉。那时候
的土墼院墙都不会太高，人们可以隔着墙头说话聊
天，由此带来的坏处是晚上不能防贼，扒着墙头可
以轻松越过，但话又说回来，穷人家有什么家什值
得偷的呢？我家老屋的土墙便是这样，这个老宅子
据父亲说是我爷爷奶奶盖起来的，到我小的时候，
已是默默守候王家半个多世纪了。这堵土墙的底
层被碱蚀出了一道沟槽，早先的泥巴风化成了细粉
沫，麦秸暴露在外，犹如一双老人的手，筋骨凸显，
谁说岁月无痕？看这墙，便是岁月的印迹，瞧那一
道道的疤痕，是经年走过的脚印，是累月留下的足
迹，土墙与岁月都默默无闻、无声无息，它们一个坚
守，一个溜走；一个看得见，一个无影踪。

关于老屋的土墙，撷两件事来说说。一件是村里
评选最孝顺老人的儿媳妇，母亲入选，村大队做了一
个光荣榜，特地找来一个拍照的师傅去给母亲拍照，
当时正值母亲在院子里做农活（晒粪），气味浓烈，照相

师傅不忍靠近，只好让母亲站直了在墙头外给拍了一
张工作照亦是生活照，照片我没见过，只是听母亲说
起过，不知现在大队的档案里是否还能找到？另一件
是胡同对面的邻居，他家的土墙和我家没什么两样，
大概略高一些，夜里失盗，晾晒在院子里的棉花被偷
个精光，贼是跐着土墙而入。棉花这个物件摸起来是
没有任何声响的，分量又轻，故而最易失盗。到现在
我还记着两口子站在胡同里骂街，邻里们都围拢过来
议论着，可惜，棉花是骂不回来了，只有他家那堵土墙
上贼遗留下的那两道光溜溜的脚印，独自面对众乡亲
们的审视。母亲回家也倒吸一口冷气，我家的棉花也

晾在院子里，自此之后的好些日子，父亲晚上都是睡
在外面，看守着家里最重要的财产。

记忆斑驳，光影摇曳。犹记得夏日的午后，蝉
鸣声声，大人们拿着蒲扇坐在树下乘凉拉家常。太
阳的影子穿过土墙，落在胡同里，在墙根处形成一
条暗色的线，我拖着一条麻袋铺在地上，仰面躺下，
头顶那棵高大的槐树，枝繁叶茂，巨大的树冠给胡
同里的乡邻们提供了一个最佳的纳凉处，它和土墙
一样古老，它们一起守护着这个破旧的宅院。我眯
着双眼手搭在额头，太阳透过叶片间的罅隙投过
来，被过滤成了斑斓的光斑，梦幻般洒在脸上，母亲

摆着一把蒲扇给我拍打着蚊蝇……这一幕，时常在
我脑海里出现，现在想来，都觉得像是被渲染了一
层昏黄的滤镜，温暖又治愈。已是不惑之年的我，
真想回到那个午后，我想骑上墙头，把整个宅院再
好好看一遍，看看父母年轻时的样子，看看哥哥姐
姐们的样子，看看我小时候的样子，我想大声地跟
他们说，20多年后的日子会很好，别愁别急，趁年轻
趁这大好时光，好好享受吧……

在盖起新房后，土墙也迎来了它最后的日子。
在老屋拆掉前，我还去过一次，房子还在，土墙还在，
只是大门洞开，天井里的槐树榆树梧桐树都已被父
亲锯掉做成了新房的家具门窗，老屋已没有了主人，
没有了烟火气，也没有了生机，处处显露着破败。土
墙依旧站在那里，守望着，孤零零的，再也无人问津，
墙体上被雨水冲刷的印记，一道道一行行似是它哭
泣的泪痕，在剩下的时日里，它只有把自己留给天
地，交给岁月，行之将木的它或许知道，过不了多久，
它也将寿终正寝，最终变为一抔黄土。人，不也是
么？历经世间的酸甜苦辣后，无论多么风光也不管
如何落魄，生命的终极目标不也是那一抔黄土么？

老屋土墙成为过往，新房已经建好。它是全村
第一座新时代的房子，自然不会再用“土墼”了，一
色儿的红砖水泥，但家中能盖起五间正房来已实属
不易，父母再也无力打几堵院墙了，母亲只好捡来
树枝围起了篱笆。写到这我忽然想起，新房的土炕
还是用“土墼”盘起来的，记着是父亲一个人在屋后
的空地上和泥、脱墼、晾干、盘炕。这炕直到现在，
依旧温暖着父亲和母亲。新旧转换，是土墼连接了
时空，它是土墙的延续，它是老屋的根基，它是新房
的见证者，也是王家几代人的守护者。

如今的我就像那堵土墙，杵在那里，默然守望，
安于心底，仍守护着那个家，守护着我的童年，守护
着那个美丽的午后。

相约相期不可欺
◎文小姐

唐僧被黄袍怪捉住，是一个幸运，这个妖怪与
其他妖怪不同，没有非要吃一口唐僧肉就长生不老
的想法，并且因为爱情，看在爱妻的份上，还放了唐
僧，这在整个西游过程中都是不多见的。

唐僧被捆在黄袍怪的山洞里，正悲伤烦恼，这
时看到了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进来，妇人解释说，
她是不吃人的，她家原在此西面三百余里的宝象
国，自己是国王的第三个公主，乳名叫做百花羞，只
因十三年前八月十五日夜间赏月时，被妖魔一阵狂
风捉来，已做了十三年的夫妻，并生育一双儿女，至
今没有任何消息能捎回朝去，非常思念父母，可是
不能相见。说完这些，就放了唐僧，并写了一封家
书，托唐僧在西去的路上捎到宝象国。

放走唐僧后，公主就出门做夫君黄袍怪的工作，
说自己做了一个梦，梦到了一位金甲神人，这个金甲
神人是我很小的时候，在宫里对神曾暗许下一桩心
愿：若嫁一个贤郎驸马，就上名山，拜仙府，斋僧布
施。可自从嫁给了你，夫妻幸福愉快，到今天不曾去
兑现许下的诺言，那金甲神人今天托梦来讨要心愿
了。我看那桩上绑着一个僧人，万望郎君慈悯，看我
薄意，饶了那个和尚罢，只当与我斋僧还愿。

妖怪一听，说，老婆，我还以为是什么要紧的事
呢，我要吃人，随便哪里不捞几个吃吃，这一个和尚
算什么，那就依你，放了他吧。妖怪还叫住八戒，
说，告诉你啊八戒，我不是怕你，也不是打不过你，
今天看了我老婆的份上，放了你师父，你们趁早赶
快往西去吧，再踏入我的境地，我就不饶你们了。

真是个爱老婆的妖怪、多情的种，唐僧脱险，全
是妖怪一个“情”字使然！

当沙僧又返回欲救公主的时候，妖怪起了疑

心，认为是公主捎了书信到宝象国，露出一副凶相，
当听沙僧说没有什么书信，而是师父觉得模样相似
才告知国王前来相救时，凶神恶煞的妖怪一下子收
去凶相，丢了刀，双手抱起公主柔情地道歉，说是我
一时粗鲁，冲撞了夫人，千万不要责怪啊。还很温
顺地为公主梳头、盘发，把公主扶上座位陪礼，摆了
酒席，为公主压惊，还很顺从地听从公主的话，为沙
僧松了松捆绑的绳子。这一番话，一系列动作，哪
里像一个妖怪啊？分明是一个多情的风流男士。

及至后来，我们才知，这个黄袍怪原来是上界
的奎星私下凡尘十三日，在人间却已是十三年了。
玉帝对于奎星的私自离天而去也很不解，就问：“天
界有无边的胜景，你不享用，却私自离开，这是为什
么呀？”这个黄袍怪也就是奎星说：“我下尘世纯粹
是为情所牵啊。那宝象公主，也不是凡人，而是披
香殿侍香的玉女，因为我们私通，可又担心沾污了
天宫胜境，就让她先到人间托生到了皇宫院内，我
为了不辜负她，就变作了妖怪，占了山头后，把她捉
来，与她做了十三年的夫妻，这一举一动都是命中
注定的，我一点儿也不后悔这样做！”

难怪这个妖怪这么听老婆的话，不馋涎唐僧
肉，而慷慨地放走了唐僧；又难怪这个妖怪这么温
顺，对老婆好得细致入微，体贴有加！原来他们早
就有约定，为了这个约定，奎星不惧触犯天律，即使
变成一个妖怪也要实现当初的诺言。

奎星最后还给玉帝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与侍香
玉女的相约相守，没想到因为孙悟空而中断了！

相约相期不可欺，奎星的话语中，流露着爱恋、
遗憾、惋惜、失约……

天上人间，情何以堪？妖仙如此，人何以堪？

文话西游

忆往昔

以前农村的冬天靠烧煤块取暖，父亲的工作很
多，就让我去煤矿购买煤炭。我的姨妈也在煤矿工
作，有什么不懂的可以找姨妈帮忙。矿区堆放的煤
炭像一座座小山包，黑压压的连成一片，不管哪个
方向吹来的风，都能带着煤灰四处飞散，落到头发
上和衣服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几个人抬着水桶
在洒水，衣服穿得很臃肿，显得很笨重，领口裤筒都
用绳子扎紧，带着口罩和风镜。通过说话的声音知
道，这是一群女工。相同的装束，相似的身材，找到
姨妈也真不容易！

厂区中央一根又细又高的大杆子，上面挂着四
个大喇叭，对着四个方向，扯着大嗓门在提示着什
么。地下采煤需要爆破，时不时就会感到大地在震
动，地上的水洼泛起一道道波纹。道路凹凸不平，
运输车辆颠簸着发出巨响，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着，正赶上采煤工人换班的时候。蹒跚的步子带着
疲劳，身躯微微向前踏下来，黝黑的面皮和服装是
同样的颜色，一边走路一边开玩笑，露出了一口大
白牙。除了眼眸之外，这是唯一的白色！

有一个工人走在最后面，折断的帽沿从额前垂
下来，遮住了一半的脸庞，加上那踉踉跄跄的步子，
很像电影上的反面角色，一时间他成了我们目光的
聚焦点。他讪笑着瞥了我们一眼，也意识到了我们
在指指点点，就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回形针，卡在帽
沿上，帽沿就挺直了，我看到了他的眼睛，眼白上布
满的血丝，煤渣粘在汗湿的脸上，就像满脸的胡子
茬。他也看到了我，眼光从我身上一划而过，甩给
我几分顽强、几分倔强。他的脸上挂着还没有褪去
的稚气，他比我大不了几岁。

现在农村也用天然气取暖，我们不再去买煤炭。
那仅有的一次经历，就成了这一生忘不掉的记忆。一
群黝黑的人，走过煤山之间，定格成永久的画面。

几年前表妹来看我，我到楼下接她。姨妈在煤
矿工作，家里孩子多，照顾不过来，表妹从小就寄养
在我们家里，我一直觉得她就是亲妹妹，脑海里浮
现出她少时的面庞。表妹从小就爱美，母亲帮她把
辫子梳得整整齐齐，刘海修得不长不短。洗完了手
总要和我对比一下，看谁洗得干净，我说表妹的手
最干净，她就高高兴兴上学去。

有一次我故意说，还是我的手最干净。她的脸
色就变了，“你好好看看，仔细看看。”母亲说：“我都
看见了，三丫的手最干净。”表妹说：“还是姨妈最会
看，看得准！”

街上的行人三三两两，环顾四周没有见到那熟
悉的面容，马路边上有一个少女，站在一株玉兰花
树下，正是玉兰花开的季节，玉白的玉兰花沐浴在
春风中。少女乌黑的秀发依偎着白皙的面颊，轻风
拂过，吹动了领口洁白的纱巾，也吹动了牛仔裤上
那一个个破洞，她突然叫了一声哥哥，我才意识到
这就是一别多年的表妹。

我不无打趣地说：“看来妹妹过的不怎么样，这
裤子破成这样，也不打几个补丁。”表妹咯咯地笑起
来，笑弯了腰，“哎呀，哥，这是流行款式。”

爱美是人类的天性，审美却有时代的标准。我
想这个流行款式也好，现在国家富强了，我们的生
活条件也好了，但是不能忘本！我又想起煤矿上见
到的那一群踉踉跄跄走过来的挖煤工人，想起那个
小伙子，他在帽沿卡上一枚回形针画面。

残缺的美
◎于洪海

文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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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我带着几个学生去了一座小岛写
生。我们从码头登船，载着马达的突突声奔驶而
去。身后，海鸥鸣动碧空，像是为我们送行。

岛上总共住着八户人家，四十来口子，我们的
落脚点是一位中年妇女的家，她和儿子住在一起。

当天的午饭吃的是地瓜，软滑滑得甜。大大的
“十印锅”煮了二十多斤肥蛤蜊，大碗大碗地盛着
来，真过瘾。

下午去了海滩，正跌潮，到处是大个的蟹。蟹
听到人声纷纷逃离。有的钻沙穴，有的挤石缝，还
有的冲向浪花里。毕竟有的慢，手快的学生抓了几
只，满心欢喜。掀开石块，隐藏的蟹子便急急跳出，
大伙边喊边围堵，塞进背包用手提着，生怕跑掉
了。比拳头还要大的海螺四处散着，大概四五十
个！它们不跑，静待人取！一窝一窝的蛤蜊埋在沙
层下，各种小海螺散布在礁石周围。

玩够了，就该画画吧，我们画了礁石。礁石的
形状很奇特，有的像油饼，层层叠加，顶上是平台。
有的凸起很多圆包，呃，不过参差不一。还有像面
包的，像土豆的，像柿子的，真有意思。

我们还画了大海。湛蓝的波面幽深绵长，渐
虚，渐无，冥化在无垠的苍际。流云倚风，翩然作
卷。像神姑捧袂，遮掩羞容。又像仙娘起舞，飘动
华裙。幻影般般灵异，令人为之称绝。

天水同色，清氛盈盈。瞅看近海，顺次的排涌，
推送着雪白的花片，柔柔地，不紧不慢地向岸边移
来。越近那动态越显，水沫就越多，真像堆厚的
雪。一遇坚礁，便猛扑上去，挟着吼，溅起雄劈般的

烈威。浪势击空，腾起大团的气雾，裹着湿，任由羽
翅拍打。盘空的鸥鸟趁着兴，响着啁，接连地追迎
下一波惊涛的到来。

天色暗下来，要回了。我招呼大家收拾一下。
咦？蟹子不见了，都去哪啦？回到住处，把这事给
房东一说，她乐了，说：“明天备好工具再去吧。晚
上倒是更多，不过白天弄的就够了。”

次日上午在野地写生，地里竖着些未除的干禾，
逆光中，错列的形廓，忒似剪成的纸画。地上的泥疙
瘩顺着车辙的深痕曲延，到处是散落的荒叶，残秸和
窳草。野花的香气阵阵飘来，却看不见花的模样。
回到院子，房东在屋里忙些什么，透出的光亮，映在
吊挂的鱼片上。哇！又是一幅剪影，挺像版画呐。

下午，我们又去了那块海滩，用四个字形容，就
是“收获颇丰”。嗨，心里那个恣，甭提了。这次汲取
了教训，先把海货送回房东那里，然后再出门写生。

欢快的情绪激发了画画的劲头，我们围着小岛
转了一圈。这个不大的岛子，从这头就能看到那
头，待在一个地方画画就能蹭到天晚。暮色笼罩
时，我们便起身回转了。

总共待了没几天，真不想离开。这儿贴近自然
景观，趣赏浓浓，其乐融融，真是留身的好地方。再
见了房东，再见了小岛！

归途，仍旧想着舌尖上的美味，虾酱、咸鱼、苞
米、饼子、地瓜、豆腐粥……仍旧想着生活中的趣
事，抓蟹子、摸海螺、挖蛤蜊、逮蚂蚱、采野花……

这次出行，印记了我的忆想，却徒留了无缘的
痴望。好多年过去了，仍是怡情在怀，谈吐有色。

我们说，一个人就是一道风景；也会说，一处
风景就是一种性格。我想说说旅行到过的一些地
方，因为旅行带动了迟滞的心，也就有了点感受。

云南昆明东边有个小镇叫阳宗镇。一道平坦
的黄沙河谷，河畔排列着一些低矮的房屋。房屋与
河滩一样，都是那种怀旧的色调。河道水洼里有鹅
鸭戏水，几只山羊在河畔草丛中吃草。除了两三个
孩子在自家院落边玩耍，其他不见人影。

这小镇望上去很是寂寥，但它是那种恬淡的
寂寥。小镇被葱翠的山丘丛林和殷实的田园环
绕，就像一幅点缀着少许人物的风景画。

这是南方的一座小镇。若在北方，沙漠戈壁
上，看到几处稀落的人居撂在硗确的大山下，望去
会寂寥无比。如果说那种寂寥中有苦涩的等待，
那么，阳光抚掠下的阳宗镇，则是一种温馨的等
待。就像心灵等待意义，就像生命翘首永恒。

大理古城很美。整洁的古建筑街道上，走着
穿民族服装的男女。古城的东面是洱海，西面是
苍山。虽然与大湖大山相邻，但这一区域却没有
逼仄之感。从湖畔到山根是一片开阔地，且没有
高层建筑的掩压，身心俱得舒畅。

苍山的海拔达4000多米，连绵19座高耸的雪
峰。抬头望去，就像一道接天的云墙。白云有时在半
山腰流动，有时掠过雪顶，好一派充满动感的大山！

苍山是有神秘感的。在山脚下仰望，会觉得那
是另外一个世界，并发生着另外的事情。他近在咫
尺，却蕴藏巨大奥秘。裹高寒，捋云霞，酿雨雪。雷

电天气时，人在山下会听到他孤独的叹息。
大理古城安卧湖畔，恬静如羔羊，她已把忧虑

和不安交付青黛的大山。
地理书上说，折断喜马拉雅形成横断山脉。

这等奇迹唯有以大陆板块运动为工具才能创造出
来。折断，这个随意的动作，造就了横跨滇川藏大
片地区的山川状貌。云南迪庆地区的香格里拉就
处在这个大地漩涡的中心。

畅游这一地区能见到许多雪山，但我们唯一
登顶的是石卡雪山。石卡雪山海拔4500米，一个
引人入胜的高度，但又很叫人担心。我们乘坐两
次缆车，近一个小时才到达山顶。在缆车贴近山
体的地方，能见到高山杜鹃花、鹿角柏和挂在树枝
上的女萝。严酷的环境中，还能有如此丰茂的植
被，让人感到惊奇。

下缆车的地方是一个平阔的山顶，观景台很
大。即使在晴天里，山上也时有降雪。高峰之上，
人的视觉感受异乎寻常。这时不仅能望见远处的
玉龙雪山、哈巴雪山、碧罗雪山和梅里雪山，而且
几乎已把滇川藏的群山尽收眼底。巍巍乎壮哉！
这般景象见所未见。极目尽是望不到边的大山的
浪峰，绵延无穷，高峻而广袤。

石卡雪山景区又名“蓝月山谷”。当人站在山
巅上远眺时，能体会到这个名字的意蕴。四周环
绕晶莹的蓝色群山，让人想象月面上的奇幻景
象。人们喜欢登高望远，从高度而获得广度，并把
我们的心灵捧上高广的祭坛。

礁岛怡行
◎段爻

品味轩

那些遥远的地方
◎王起庆

走天下


